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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的心没有在这里，早就随
着她走了！”刘文元痴痴地说。

“心在哪里我不管，人在我这里就
行了。我要的就是你的人，我早晚也会
让你的心回到我这里来！”周菱叶看着
刘文元似醉非醉的脸，冷冷地回道。

“可是……可是……你要一个没
有心的人干什么？人没有了心就如同
行尸走肉一般，一副臭皮囊，有何用？”
刘文元扭脸问道。

“这个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我
得不到你的心，我就要先得到你的人，
否则，我就真的什么也得不到了。今晚
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春宵一刻值千
金，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岂不是太可惜
了？你的酒醒得怎么样了，要不要我帮
你醒醒酒？”周菱叶说完俯下身，拍了
拍刘文元的脸。

一阵酒劲突然冲上头来，刘文元
晃了晃身子，眼前的周菱叶变得模糊
不清起来。

“我想帮你醒醒酒，和我双宿双
飞，这样才不辜负今晚的良辰美景！”
周菱叶转过身拿来一盘熏香，对着红
烛点燃。

“这是用玫瑰花和茉莉花制成
的，里面添加了牛角花，今晚我们点
燃它，就可以逍遥入梦了！”周菱叶
说着，把点燃的熏香放到刘文元鼻
下。

“你闻闻，香不香？”刘文元醉眼朦
胧地嗅了嗅，神志更加模糊不清。

“香……香……真香啊！”刘文元
喃喃自语着闭上眼，倒下身去。

周菱叶转过身把熏香放
到桌子上的小香炉里，然后躺

到了刘文元的身边，心里冷冷地哼了一
声。

“哼，别跟我说什么心有所属，我只
相信现在拥有！”想到这里，周菱叶紧紧
搂住刘文元……

夜已深，一对红烛渐渐燃尽。

第五十五章 春梦醒来悔意迟

第二天，天光大亮，刘文元才从睡梦
中醒来。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发现自己
赤身躺在崭新的床铺上，身边的新人不
知道何时早已经洗漱完毕，正坐在梳妆
台前对镜梳妆。

刘文元眨了眨眼睛，想努力回忆一
下昨晚发生的一切，但脑子里除了残存
的一点酒后昏沉外，其他的都随着一夜
沉睡烟消云散了。

“你醒了，快起来吧，起来我们一起
去向母亲请安！”周菱叶在镜子里看见刘
文元正呆呆地望着自己发愣，转过头对
他莞尔一笑。

“你昨晚睡得可好？听你一夜鼾声，
睡得很沉，所以今早没敢打扰你。合欢刚
才过来请吃早饭，我说你昨晚累了，要多
睡会儿。”周菱叶自顾说着，想起昨晚的
事，不禁红了脸。

“哦，我是有点累了，睡得很沉，什么
都不知道了。”刘文元有点心虚地一边说
着一边穿衣起床。

“呵呵，什么都不知道了？说得好轻
巧，你不会也忘了我们昨天已经成亲了
吧？”周菱叶转回身，说话一副嘲讽的口
吻。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刘文元
一下子红了脸。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也知道
你心里还放不下一个人，昨晚在梦里
你一直喊着她的名字。可是，你想过没
有，既然我们已经成了亲，你就是我的
男人了，你心里再想着别人是不是有
点过分？”周菱叶冷冷地说道。

“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
我们没有成亲以前她就已经存在了，
而且在我心里扎了根，我没有办法忘
掉她！”刘文元也有些冰冷地回道。

“呵呵，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
要娶我？”周菱叶直视着刘文元。

“不是我非要娶你，而是你非要嫁
我，飞蛾投火，我有什么办法？如果不
是你们周家以祁州堂的事相挟，我们
怎么会这么快就成亲？我心里早就有
了别人，整个祁州城都快传遍了，想必
你也不会没有耳闻吧？”刘文元迎着周
菱叶的目光回道。

“是的，这件事我早就听说过，但
只要你们以后不再纠缠不清，过去的
事我可以不再追究。俗话说，夫妻同
心，黄土变金，只要我们俩以后一心一
意地过好日子就行了。至于你刚才说
的我们周家以祁州堂的事相挟，这是
错误的。我是久闻你的大名，也早就对
你心生爱慕之情，但要说我们周家以
此要挟你与我成婚，这未免也太高看
你自己了！我们周家帮你们刘家，只是
为了祁州的百姓要看病吃药。祁州堂
被封，百姓有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我

看着心里难过。至于其他的，是
你想多了！再说了，我堂堂一个

名门千金，嫁给一个药商，是下嫁而不是高
攀。这一点，我想你们刘家心里应该更清楚！”

“好了，大喜的日子，不要因为别的事
弄得彼此不愉快。其实，无论你心里想着
谁，你的人总是在我里，这就够了。希望你
以后好自为之！”随后，周菱叶喊来陪嫁丫
头紫槐：“去帮我把那两个香囊拿来。天气
就要热了，送给老夫人一个，驱蚊降火。”

紫槐答应一声，不一会儿便拿来两
个绿色缎纹的香袋。

“这香囊是我特意用上好的绸缎缝
制的，里面装有白芷、艾叶、辛夷、薄荷、
冰片等中药香料，能散发出天然的香
气。夏天戴在身上有开窍醒神、化湿醒
脾、辟秽悦神等功效。”周菱叶一边说着
一边从紫槐手里接过一个香囊，亲手给
刘文元系在腰带上。

“我不习惯佩戴这些东西，你还是
留着自己戴吧！”刘文元推辞着说。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一针一线
缝制而成，一点心意，你难道忍心不收
下吗？”周菱叶看着刘文元的眼睛问道。

“哦，那……那就谢谢你了！”刘文
元突然有些心虚地说道。

“以后不用对我这么客气了，我们
是夫妻嘛，夫妻就要同心同德，亲亲热
热，太过客气反倒显得有些生疏了。”周
菱叶一边说着一边帮刘文元拿过鞋子。

刘文元看着周菱叶对自己如此贴
心，内心不由得生出一股歉意。这个女
人已经成了自己的妻子，自己内心再有
多少不甘和后悔也早已晚矣，她刚才的
一番话，于情于理也算是尽意了。

这是西厢房，在刚进大门的左右
两侧还有几间，共有20间左右。这两
间算作门房，里外相通，里间是守门人
的寝室，来客等候召见在外屋，蒋家的
下人们会客也在这里。会客室备有坐
具、条案、次茶、开水等，还有文房四宝
供客人留言或写拜见帖子用。

福元正同老人说话，这时进来一
个男人，脚步轻盈利落，人到面前了才
知道。来人40岁左右，瘦高个子，穿灰
色棉长袍，戴黑绸帽盔，长脸，眉毛浓
黑，眼睛明亮有神。

福元起身想打招呼，见守门老人
向那人弯了弯腰，转身对他说：“这是
俺们大管家。”又指着福元对管家说：

“这位是蒋庄村韩福元——韩大侠。”
管家迈进门槛那一刻打了个愣，心

里说：“好个英俊威武的年轻人，这一定
是韩福元了，难怪人们传说得那么神乎
其神！”

的确，福元今天虽然穿着婶子做
的紫花粗布棉长袍，普通人打扮，但是
身上那股子英豪儒雅气势格外逼人、
吸引人。见管家看自己，他站起身，拱
手施了个礼：“多有打扰，我想见贵府
的蒋老爷，还请大管家行个方便。”

“韩大侠请稍候，我去看看老爷在
不在。”管家笑着还了礼，同时伸出一
只手示意请客人坐下，掉转身迈着轻
巧的碎步出去了。

管家小跑溜丟来来去去三趟，最后
才高兴地说：“韩大侠，俺们老爷有请。”

三个人走出会客室，守门老人说打
点水饮饮马。福元说了声“谢谢”，跟着管
家来到院子深处刚才看到的楼房前面。

楼的门上有块匾额，上面“藏书阁”三

个大字，福元认得出是颜体，方正茂密，雄浑
厚重。匾下站着一位老人，正向这边张望。

那老人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尺余长
的银白胡须在胸前冉冉飘拂。他不是别
人，正是今天要见的蒋财主蒋一雄——蒋
家第五代当家人。虽然福元不曾与他谋
面，但是对他的长相、脾性及喜好早有耳
闻，关于他的奇闻趣事也听到过不少。

蒋一雄是个稳健型守业人，当家主
事已经20多年了。他接手后，家业稳中
略有升发。年轻时捐了顶子，素金顶戴，
正七品知县，但是没有出任。其原因是
区区一个知县在蒋家人眼里只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露水珠、芝麻粒小官，花银
子捐功名图的是进衙门不用行跪拜大
礼，并没想靠此升官发财显势扬名。

福元还听说蒋一雄从小习武，有一
身过硬的本领，多年来却喜文好雅，在
乡绅群里总以文人雅士自居。平日里喜
欢看书，记一些诗词歌赋，遇有机会就
显示一下——我，蒋某人，不但有钱有
势，而且还文采斐然。

他有个习惯，遇有不熟悉的人求见，
常叫客人对句子。如果对不上来或是对得
不好，他会干巴利落脆地说一声“免见”。
在他看来，会见不学无术的庸人，不但浪
费自己的时间，还有失自己的身份。

福元想起这些，不由得又联想到刚
才对句子的情景，觉得蒋一雄怪怪的，
挺有意思。

这时，蒋财主哈哈笑着拱手阔步走
过来，也不等管家介绍，亮开洪钟般的
嗓门说：“韩大侠，果真并非浪得虚名！
文才武略及气度，真是非同凡响，老朽
与你一比，简直是年迈昏庸、百
无一用了！”

他说话好像对着水缸，瓮声瓮气，
震人耳鼓。

福元急忙快走几步，抱拳施礼，连
声说：“久仰前辈大名。前辈德高望重，
福元今日贸然来访，多有打扰。恕罪！
恕罪！”

蒋财主六十开外年纪，身穿青缎
棉袍、蓝绸小褂，脚踏厚底棉靴，长得
虎背熊腰，国字脸，宽鼻阔嘴，一笑露
出两排大马牙。两只龙眼似寒潭秋水，
清澈有神，一条花白大粗辫子垂在背
后。尽管此刻他躬身俯首，一副礼贤下
士十分谦卑的样子，但是，福元却感觉
到他身上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傲气和霸
气。

会客厅在一楼，管家打起门帘，蒋
财主把福元让进屋。

好大的一间屋子！抵得上三间房，
窗明几净，亮亮堂堂。靠东墙摆着一个
黄花梨八仙桌子、两把紫檀太师椅，墙
上挂着一幅水墨画，是南宋李唐的《虎
啸松冈图》。画两旁有副对联：虎啸雄
风起，松吟祥云生。口气大，气势非凡，
平常人家是不会挂这样的画和对联
的。对联是隶书《张黑女碑》体，雄健峻
宕朴茂，后来听主人讲说福元才知道，
是蒋财主自拟求人写的。

挨北墙和西墙摆着五层格子的书
架，架上摆满了经史传赋和诸子百家
的著作，分门别类，齐整有序。地上三
个青花瓷画缸，插满了名人字画。屋子
当中偏南有一张巨大的红木书案，上
面有笔砚、字帖、宣纸等，旁边立着一

个大笔架，挂着大中小各式各样的毛笔，
不下三四十支。

家具摆设做工精湛，样式典雅古朴，
福元也辨别不出都是哪朝哪代的。屋里
弥漫着浓烈的墨味和古书、古家具气味，
每样东西都宣示着主人是一个满腹经
纶、博学多才的人。福元忍不住咳嗽了两
声。

蒋财主和福元谦让几句，分宾主在
八仙桌两旁坐下，管家上了茶。

蒋财主说：“你办那件事情去吧。”管
家答应一声，侧着身子、蹑悄着步出去
了。

蒋一雄站起身，庄重严肃地拱拱手：
“韩大侠，为三年前的事，老朽向你赔罪
了。”

福元笑了一下，急忙起身还礼：“早
已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当时只怪晚辈
年幼无知，是我罪有应得，理应向前辈谢
罪才是。”

蒋财主坐下，一只手把着案角，上半
个身子探过来，生气地说：“是老朽管教
不严。下人私下结交江湖恶人，用下三滥
手段害人，坏我蒋家声望，次日即被我逐
出了家门。”说着话气愤地用厚大的手掌
狠劲拍了一下，震得案上的茶碗茶壶蹦
跳起来，福元急忙伸手拢住。

蒋财主并不在意，仍旧怒气冲冲：
“老朽平生最恨的就是这样的江湖败
类！有本事，真刀真枪地拼个你死我活！
就算败了，也不愧为正人君子。男子汉
大丈夫，做事情正大光明才
是！”


